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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从数字劳工的视角来分析明星站姐的双重身份，探究她们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的剥削与被剥削双重

身份的现象。本文指出了明星站姐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的特殊地位，并揭示了明星站姐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的

剥削与被剥削现象，提出了站姐和明星之间如纽带与锁链般的双重关系，点明了站姐作为能动的意义生产

者和丧失拒绝劳动能力者的主体流动性。最后，总结了明星站姐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的双重身份究竟是什么

形态，并针对站姐的双重身份矛盾性提供纠偏路径，以更好地应对粉丝经济和数字劳工异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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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dual identities of celebrity fansite administra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labor and explore the phenomenon of their dual identities of 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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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ploited in the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special position of celebrity 
fansite administrator in the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and reveals the phenomenon of exploitation 
and exploited of celebrity fansite administrator in the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proposes the d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nsite administrators and stars like a bond and a chain, and illuminates the sub-
jective mobility of the fansite administrator as dynamic producers of meanings and those who have lost 
the ability to refuse labor. Finally, it concludes what exactly is the form of the dual identity of the celeb-
rity fansite administrator in the digital media environment and provides a corrective path for the am-
bivalence of the fansite administrator’s dual identity, in order to better cope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fan economy and the alienation of digital labor. 

 
Keywords 
Digital Labor, Fansite Administrator, Dual Identity, Exploitation and Exploited, Emotional Labor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下，互联网已深度融入大众生活，微博等平台的发展为粉丝经济提供了肥沃土

壤，粉丝经济下数字劳工数量显著提升。其中，明星站姐作为粉丝圈层中的特殊群体，处于数字媒介环

境的中心，拥有剥削与被剥削的数字劳工双重身份。粉丝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明星、粉丝、平台之间的

关系日益复杂，而明星站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站姐们通过拍照等社媒互动方式为偶像塑造良好的

赛博形象，在粉丝圈层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站姐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资本、流量等因素的裹挟，

成为数字劳工的一员。 

2. 明星站姐的定义 

“站姐”一词源于韩国，指的是经常带着照相机对着“爱豆”拍摄的粉丝，她们以个体身份所开设

的专门为偶像应援的服务站点的粉丝，是应援行为中的个人角色，而非明星工作室此类具有官方形象的

角色。但站姐并不特指女性粉丝，而更像是一种刻板印象和笼统称谓[1]。 
“饭圈”按照与“爱豆”的关系分为近距离粉丝与远距离粉丝，近距离粉丝即站姐作为明星粉丝圈

层的 KOL，站姐因经常出现在明星身边，掌握第一手资讯，通常拥有较高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也难免落

于流量、数据的圈套无法逃脱。远距离粉丝被称为“屏幕粉”，这类群体一般都依赖于“站姐”提供在社

交媒体平台的信息。 
站姐的大量涌现使得“数字劳工”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数字劳工是文森特·莫斯可提出的概念，这是受众商品论在当下数字化时代的变迁。相比于受众商

品论，数字劳工强调受众在网络时代虽有自主性，但这种主动性是被在大范围内控制住的小部分权力[2]。
当下互联网时代，所有使用互联网的人都陷入数字化生存中，以数字化平台作为劳动载体并以自己的互

联网行为为平台提供“数据”资本的人都属数字劳工的范畴，其中“明星站姐”正是一个典型例子。 

3.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工”的新变化 

(一) 剥削方式的隐蔽性增强 
流量与数据在不经意间对站姐进行隐性剥削。在粉丝文化中，站姐们的劳动成果(如发布的明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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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等)能够为平台带来巨大的自来水流量和用户活跃度。平台通过算法推荐和热门话题机制，吸引更多

的粉丝群体对站姐的动态进行关注、参与讨论，从而实现平台最高效的流量利用的结果和商业利益的最

大化。然而，站姐们往往只能收获虚无缥缈的关注和浏览量，无法直接获得相应的经济报酬，她们的劳

动价值被隐藏在平台的流量经济模式之中，成为平台获利的无形资产。与此同时，这些关注又转而形成

站姐新的枷锁，迫使她们为平台贡献注意力，提供更多平台内容。 
站姐“为爱发电”过程中的情感劳动也为平台所利用。站姐们在为偶像应援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

的情感和热情，这种情感劳动被资本所利用。她们为了维护偶像的形象和粉丝社群的稳定，不断付出努

力，却常被理解为分内之事而难以得到官方(如工作室)的正确对待。相反，她们还需要承担因偶像的负面

新闻或商业利益冲突等带来的压力和风险，被工作室当作“编外运营者”，这种情感劳动的剥削方式更

加隐蔽，使得站姐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资本的“免费劳工”。然而，这种努力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认可

和支持，反而可能使她们陷入更加复杂的舆论漩涡中。某明星的站姐由于在网络上发布了“未修图照片”

而被谩骂，骂她的人除了乌合之众的路人，还有平日支持她的某明星粉丝，这一方面体现了站姐辛苦拍

摄的劳动成果未被认可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明星站姐的被剥削特征。 
(二) 作为“数字劳工”站姐的双重身份特点 
1) 情感劳动者：双重性矛盾 
站姐的“数字劳工”双重矛盾性首先体现在剥削与被剥削的二重性上。作为掌握一定资源、具备一

定能力的角色，站姐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粉丝进行剥削。站姐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换取其他普通粉

丝的关注，获得流量。她们让无法亲临现场的屏幕粉(只在线上透过屏幕追星的粉丝)能看到偶像的活动状

态，而这些普通粉丝通过点赞、评论或转发站姐的微博，表达对偶像的喜爱和对站姐的支持，站姐能在

其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进一步具备“为爱发电”的动力。站姐跟随偶像参加各种活动，但活动现场

的站姐并非可以欣赏享乐的观众身份，为了提高站姐经营的站子的传播声量和粉圈地位，站姐一方面在

活动现场扛着相机用镜头追踪偶像只为迅速高效出图。同时，站姐也会旁敲侧击粉丝为自己发布的偶像

相关内容进行数据支持，在重大节点时呼吁站姐也会自发粉丝进行网络投票，而这些投票的过程常常是

将注意力投注给平台，并不断关注竞争对手的追票情况。为调动粉丝积极性，有的后援会不定期公布投

票“成绩”突出的粉丝 ID 作为鼓励。而未完成投票任务的粉丝会需要接受一定的惩罚，如 2021 年明星

余某后援会的微博账号发布了打投结果，表示当日粉丝打投成绩为 11 分钟 6 万多元，没有达到目标设置

的 11 万元，于是提供了向链接里打 2.22 元、完成全月反黑(举报黑粉)任务等 5 个方案，供粉丝“五选一”

领取“惩罚”[3]。如福柯所言“话语即权力”，站姐掌握着明星的行动轨迹，发布着相关的关系，拥有

一定数量的粉丝和流量，因此她们也变相成为小粉丝所追捧的对象，对普通粉丝进行着无形的剥削。一

方面，普通粉丝会因沉浸于站姐的图频，不知不觉花费大量时间和注意力在微博等平台欣赏明星的盛世

美颜和最新动态；另一方面，为了支持喜欢的站姐，让其保持更新的热情，粉丝也自愿成为站姐的跟随

者，成为站姐免费的“赛博小工”。 
但反观站姐自身，这类群体本身也是资本逻辑下的数字劳工，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她们并未和平台

之间签订合同，也不具有雇佣关系，但她们迫于平台的规则，无偿为平台带去流量和用户。而站姐因对

明星的爱，也甘愿付出时间沉浸在媒介中，或埋头修图、剪辑好几个小时，或在微博等平台上活跃以为

明星巩固已有粉丝并吸纳新粉。这种行为看似给自己及明星带来流量，但最终都为平台留住用户做努力，

帮助平台获得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获取的利益并未流向粉丝主体，而是流向以微博为代表的平台资本

[1]。这在传播学上被称为情感劳动，在情感劳动的过程中，情感被裹挟进资本复制的过程中，是一种双

重异化。第一是由他人建构了自己的主体性，第二是将自己异化为免费劳工[4]。和其他小粉丝一样，站

姐也需要长时间进行刷榜控评，甚至是主力军。但不管付出再多劳动，她们都只是流水线上生产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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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工人”，情感与数据被画上等号。即使近年来站姐等粉丝的剥削意识逐渐觉醒，但意识到剥削并

不等同于能够做到脱离剥削。站姐有太多的不得已，就像某位站姐曾说：“我愿意做数据并不意味着我

认同这背后的逻辑，事实上这个逻辑是极其不合理的”[1]。 
站姐的“数字劳工”双重矛盾性又在于她们与明星之间是纽带与锁链的双重关系。相比于普通粉丝，

站姐拥有与明星更亲密的互动，能越过网络直接面对面地获得情感反馈。有些站姐因为长期在线上付出，

会被明星记住 ID 并提起。张淼怡在活动中就向镜头展示站姐为她拍摄的红毯美图，这也是对站姐劳动的

认可。站姐也能从诸如此类的活动中获得情感满意，情感满意作为情感劳动的正面效果，是指劳动者在

劳动的过程中获得了正向的情感体验。相较于浅层表演，深度表演更容易产生情感劳动[5]。在数字技术，

尤其是移动网络普遍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当下，幸福感与技术使用具有密切联系。通过网络，站姐和明星

形成了全时段的一种若即若离的连接。因为站姐长期的活跃，明星对其 ID 熟悉的情况下，可能会增加其

被明星回复评论的几率，无论是站姐还是其他普通粉丝，都会自发地为明星的动态发表评论，一方面是

为了增加被看到的几率，另一方面是增加明星社媒动态的评论数量以增加其商业价值。在和明星的这个

互动过程中，站姐相较于普通粉丝更易获得数字满足感，也拥有更多话语权。 
互联网除了是粉丝与偶像之间的互动纽带之外，也是粉丝与粉丝之间的互动纽带。粉丝在微博超话

社区、微信群等社群中形成趣缘关系，并因为共同话题不断加深彼此间的联系。也会对私域中的数据任

务做出积极的响应，在从众心理和趋同心理下自愿付出精力和时间做打投任务。迫于群体压力和情感压

力，部分粉丝都会或多或少在双向情感交流中甘愿劳动，达成保护偶像的共识。站姐因为处在较高的粉

圈地位和较显眼的社交媒体位置上，一旦在这种行动中不付出数字劳动就会被批判，因此站姐更加身不

由己，会不断进行自我规训。不仅提供具备技术含量的技术劳动，也必须进行所谓宣告“爱”的机械性、

重复性的数字劳动，站姐在进行这项劳动的时候最重要的并非贡献爱，而是被看见。 
但站姐的劳动和付出常常并不成正比，甚至付出的金钱和精力远超得到的情感报酬。因此，也极易

在这种机械性的劳动和被架起来的压力中产生情感倦怠，在情感劳动之后感到较强的疲惫感和负面情绪。

粉丝情感劳动作为一种深度扮演，在劳动之后既会产生情感满足，也会产生情感倦怠。因此，情感既是

连接偶像与粉丝之间的纽带，也是束缚粉丝精神自由的锁链。 
2) 主体流动性：能动的意义生产者 vs 丧失拒绝劳动能力者 
站姐常被看作可以“自力更生”的能动意义生产者。但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大多数站子都因经营

不善而长时间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使得站姐的情感劳动也带有“为爱发电”的色彩。通常修美图、

剪辑创意视频、二次创作等具有创造性的劳动会给站姐带来快乐和获得感。在这样的劳动生产中，站姐

由于获得较多的满足感，虽仍在隐性剥削的牢笼中，却能够产出很多高质量的 UGC。个人意志的高涨也

是她们或甘愿或被迫成为数字劳工的心理抚慰。作为数字劳工的站姐也创造属于自己的仪式狂欢，在愚

人节这天进行一场媒介仪式。站姐们的愚人节团建一改以往动员方式的“正向宣传”，而使用“反向戏

谑”，体现了网络社群对新媒体语言的新适应趋势[6]。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充当着仪式载体的身份，为这

场仪式“赋魅”。 
但站姐心中也会存在“想象中的监管者”，成为丧失拒绝劳动能力者。而这个监管者既是明星，也

是普通粉丝，还是普通路人。因为站姐不是明星官方后援会，而是独立于普通粉丝而存在。具有一定声

量和粉丝基础的站姐承载着众多普通粉丝的期待，也莫名承载着一股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这场无人监

管的全景敞视主义便成为可能。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站姐即使认识到了平台对其的规训与剥削，却在

一方面无法摆脱这种全景敞视，另一方面也没有办法放弃获得的粉丝声量，无法舍弃粉丝对她们付出的

情感劳动，以及被粉丝追捧的感觉。心理上的纠结反映在她们的劳动积极性上，在这种“柔性压力”下

站姐也被迫“做数据”，被迫“氪金”。但在情感劳动的机制中，无论是明星的粉丝，还是站姐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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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主体性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 

3. 站姐摆脱“柔性压力”下被剥削的纠偏路径 

(一) 普通粉丝：主动提高数据素养，增强边界感 
在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普通粉丝更应该增加对数据的认识，提升自己处理数据、使用数据的素

养。明白数据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而不一味沉浸在“抡博”的行动中。普通粉丝对站姐的微博数据也要

注意放平心态，厘清自己和站姐的身份边界，也不过多介入明星的生活。普通粉丝不应该把站姐当作自

己窥探明星私生活的一双电子眼，以此认为站姐付出的劳动是理所应当的，对站姐提出过多要求。站姐

付出劳动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满足普通粉丝，而是为了其自身的需要以及对明星的热爱，毕竟没有任何

劳动报酬。所以普通粉丝也要将站姐和工作室的性质区分开来，一方面普通粉丝自己不要陷入被平台

剥削成数字劳工而不自知，另一方面，普通粉丝可以对站姐评论但不要神化站姐，需要减少对她们的线

上监视。 
(二) 站姐的反抗：追寻权力以及关系的对等 
站姐往往是无偿对明星付出得最多的一个群体，也是对明星的真面目最了解的群体。戈夫曼在《日

常生活的呈现》中提出的拟剧理论阐释了“人设”相关的内容，而站姐就是维护明星台前人设最努力的

人之一。明星的活动图等都是经过包装后呈现在公众眼前的，无论是拍摄还是修图，都需要站姐投入时

间在处理电子设备上。站姐对此自然也并不会完全没有怨言，一旦明星做出一些负面的情绪反馈，站姐

也会利用她们积累起来的所谓没拍好的“生图”或者是利用在做数据时积累起来的粉丝声量，发布相关

证据，脱粉回踩。在丁泽仁事件中，为他花费 300 万的站姐因对其行为不满，于是将所掌握的录音等证

据直接发布于互联网上。这表明平台资本在通过意识形态实现对粉丝隐性规训的同时，粉丝也在运用自

己的视角完成对粉丝文化的解构，在无形的压迫之中，无形的反抗也正应运而生[5]。站姐们虽然会支持

明星，为他们买大量专辑、打榜应援、转载作品，但这不意味着站姐们是没有头脑的数字劳工。她们是

拥有主动性的、具有反抗意识的、追求平等的主体生产者。站姐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创造性内容生产，而

不要一味地迷恋为偶像刷数据带来的虚拟成就感。站姐们更好地为明星祛魅，就能更好地掌握主体意识，

追寻到权力、关系的对等。 
(三) 偶像纠偏：平等对待，发挥榜样作用 
明星作为粉丝的偶像，也需要作出正确的引导。一方面，明星需要对追星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不

把站姐的付出当成理所应当，也不过分凸显站姐地位，和她们过于亲密。另一方面，明星也不能过度重

视数据的意义，不旁敲侧击地要求粉丝投票等数据加工行为，把自己的每一次活动当成普通工作完成，

更注重作品的质量而非虚拟的数字。抛弃“流量为王”的思想对明星具有重要意义，偶像要警惕被文化

工业异化的危险，不能满足于靠流量出道，而要尽快走上靠作品说话、靠实力引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7]。
另一方面，明星也要注意饭圈的行为引导，对于饭圈撕逼、恶意谩骂、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明星不能坐视

不理，因为在粉丝心中这就等于明星默认该行为合理。这些饭圈失范行为其实也是作为“数字劳工”的

粉丝没有意识到的，所以明星偶像也需要学习到什么是“数字劳工”，并正确引导，跳出资本和平台的

限制。除此之外，明星偶像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规范，提高自己的媒介素养和专业素质。 
(四) 国家整治：规范“粉丝经济” 
饭圈乱象频生，但国家的规范却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随着粉丝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国家的脚步

也逐渐跟上，发布措施规范饭圈行为。我国积极开展网络清朗行动，在 2023 年 6 月 29 日，中央网信办

发布通知，自即日起开展为期 2 个月的“清朗·2023 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解

决有害内容隐形变异、网络欺凌、新技术新应用风险等问题，以强化对未成年追星群体提供保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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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应该对明星的商业价值设置更加完整的考评结果，以此来消解数据给明星和站姐等粉丝带来的压

力，进一步规范粉丝经济。国家也应该对平台有一些制止措施，防止平台出现数据灌水、网络暴力、劣

质信息频生等问题。 

4. 结语 

因饭圈的复杂性，站姐的身份也一直是一个谜团，不具备完整统一的定义。站姐在为偶像打榜、出

图的过程中获得了身份认同，也被剥夺了部分自主性，她们既是情感劳动者又是主体性流动者。所以对

于站姐来说，除了要精进自己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明白自己的身份所在，避免被规训、被剥削，找到自

我的主体性，摆脱数字劳动的异化，把握在技术赋能的数据时代下的追星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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